18
遊子情

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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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一六　千禧年
千禧年近，人類有幸能同時想過去，望將來：科技隨着計算機工業神速地發展，人類眼界大開，甚至能傳伊妹兒、閱讀網絡及解讀基因。將來想延年益壽或集小我為大我，只需削下些自己的細胞來改良和滋養。非「基因品種」會轉瞬成為稀品，成為保護的對象，生物的原貌只能在「公園」、「人園」和「動物園」內找到。為新人類的「生」，污染變本加厲，各類病毒變種、蔓延，超市裏可買到名人、名寵基因，清黌齋看門的狗、院裏的樹及檻內的行者都將來自基因精選，這樣的世界真可謂天人合一了。

陽曆除夕，石壺約淵明、子青、小典及陳直迎接千禧年。

石壺道：「世事難料，為了慶祝千禧年，我們又聚在一起。讓我們想一想，人生有甚麼事比今天更高興。」

小典道：「今天還沒過，怎知……」

淵明打岔道：
「未到千般恨未消，及至到來無一事，我已樂至高峰，如果有更高興的，可能是親素英和尋蠶豆那一剎①-⑦。」
石壺道：「和淵明及子青在碧潭伸么指起誓結義的那一剎我最高興。現在好像轉了一個大彎，又回到那一剎。」

子青道：「身體的變化像花開花落，我們控制不來；心體的堅定像花開花落的循環，別人控制不來。」

淵明道：「今晚能堅持本性，千禧年便沒白過⑧。」

石壺道：「順從本性即順從自然，不需要堅持，不順從本性反而要堅持！讓我們為說心裏話起誓⑨！」

子青道：「為說心裏話起誓，美而不自然，是《道德經》裏的德。」

四人勾指，重回少年時⑩、⑪。

石壺道：「說千年難，說世界也難，子青、淵明和我的兒女都在美國出生，不如回憶一下百年來美國吸收了千千萬萬外國的精英，躍為超級強國，但沒像以前的帝國那樣大肆擴張，侵佔別人的領土。」

淵明道：「二十世紀初美國人平均壽命男四十六歲，女四十八歲，黑三十三歲。」

子青道：「那時沒有六十五歲退休的保障，有，人也難活到六十五。」

小典道：「那時女孩不能投票。」

石壺道：「現在婦權高漲到可以影響選舉。」

淵明道：「二十世紀初的小汽車和現在的計算機變更了人的生活方式，沒它倆，像少了一隻腳及一隻手。」

子青道：「那時貴族高高在上，現在勁歌勁舞，直指人心，人的思、感、行越來越重回自然，能用各種動、植物來追溯四十億年來生物的演化。」

手機響，石壺問：

「誰？」

「陳直。十一點到。」

「順便帶些啤酒及花生米來。」

淵明靠近手機，說：

「不要忘記買雪碧汽水。」

石壺說「再見」時陳直已關機。

子青說：「淵明，你這個可樂癮君子，怎麼改喝雪碧了？」

淵明說：「我喜歡聽原住民萬沙浪和張惠妹唱歌，純樸豪放。喝雪碧會想到張惠妹，跟着她唱「給我感覺」，、「跟着感覺走」！」
眾人開音響跳、唱，像是在高崗上勁歌勁舞……

石壺發給每人一個冊子，說：

「陳直在一定談股，你們不妨只看《股笑》和《股氣》，在第二章。」

淵明道：「清黌齋筆墨怎麼可以斷章取義？現在時間還早，讓我們一齊來溫故知新。我提議由小典朗誦。」

石壺和子青同時說「贊成」。

小典道：「我可能要從這一千年唸到下一千年了。」

淵明道：「唸完以後我們全部成仙。」

小典開讀，石壺沏茶。

一、談《紅樓夢》

……

二、知識至高處以氣魄相通

……

三、中西文化：合與分

……

四、教育現代化  管理現代化

……

五、情感至深處以奉獻相連

……

六、吻固輕  語固柔  遲情卻是無處投

……
小典流着淚奮力唸完，石壺遞紙巾給她，說：
「這冊子有一段故事，七年前丁先生邀稿，當時淵明的《遊子情》不在身邊，我猶疑了一個多月，直到有個朋友嚇唬我，說遲些人老，會來不及寫。一嚇驚醒夢中人，我馬上答應，以《談紅樓夢》試筆，隨後塗抹《遊子情》，以為自己在廟裏跟上帝說話，沒考慮到篇幅和規格，終被新上任的老編腰斬。事後愈想愈感謝他，愈遲被腰斬，可改的部分愈少。你們手上的《遊子情》是我披閱增刪後的版本，已放在跋後面。」

手機又響，石壺問：

「誰？」

陳直道：「陳直，下來幫忙。」

四人快步下電梯，幫他拿啤酒、雪碧、可口可樂、葡萄酒、開心果、腰果、花生、瓜子、芒果乾、牛肉乾、鳳梨酥、軟糖、瑞士糖、巧克力糖……

石壺道：「怎麼，發了？」

「一言難盡，等會兒再說。」

五人坐定，邊吃邊喝邊聽陳直說：

「石壺，他們不知我的股史，要不要從頭說起？」

「不必了，我有先見之明，請小典朗誦了《股笑》和《股氣》。」

「石壺因這兩篇文章賺了些名氣。有人邊看邊笑，笑到前仰後合，笑到抱痛肚子，止笑以後又重看重笑，最後索性剪下來放在錢包裏，隨時拿出來解悶。最棒的是這篇文章引用了我的話，說恆指到一萬六、七千點，中、英雙方才能像公孫鞅一樣取信於民。交接政權前後，恆指不多不少升到這數字。」

他喝了一口酒，說：

「大家來，乾杯。」

五人一飲而盡，為千禧年乾杯，喝完重新倒滿：

滿不招損，謙不受益。

陳直繼續說：

「話說報業大戰，以送蘋果為名，以減價為實，賣到兩元一份。你們想一想，報販賣一份，報館給一元七角，幾乎便宜到給他多少份他都要，最多直接回收造紙。報老闆也是股老闆，賣掉十幾億元股票來競蝕，蝕到不少老牌報館倒閉。登《股笑》及《股氣》的那份報紙本來說要平穩地度過九七，結果卻在九七前平穩地關門。老報衰，新報興，廣告費隨着銷量飆升，一份報紙每日銷幾十萬份，彩色繽紛，色、賭齊全，我淪為「舞記」，要以身力行才能拿到骨女的艷聞。舞記生涯中我曾兩次冒險炒股，收入超過五十萬元，所以今天心情舒暢，特別用酒來祝賀大家千禧年萬事如意。來，乾杯。」

四人跟他乾杯，卻不能跟他共享股興。

淵明道：「股民手上的錢有限，官股推出以後，小股民賣掉二、三線股去追捧官股，二、三線股能不下跌？」

石壺道：「能預知一、兩天行情，會立刻暴富！」

小典道：「能預知兩小時股情，我甚麼都願做！」

石壺道：「小典為清黌齋打字，我決定用股票來報答她，說好輸是我的，嬴是她的。我趁一一三一大跌，買進五萬股，每股三角。誰知這隻股不爭氣，降至每股二角五分。我補買，它補跌，我再買，它再跌，跌至每股一角四分，我手上已堆積了一百多萬股。為安慰小典，我改送她一張來回機票，並另加五千港元做零用，去美、澳、歐都行。聽陳直一席股話，我要等一一三一漲到每股一元才賣，小典，妳同不同意？」

小典道：「同意，同意搏到盡！」

石壺道：「我決定和一一三一同進退，連住富豪酒店都要求訂一一三一房，只嘆沒成功，小姐說那間房有人。」

子青道：「還有沒有不買股票的？」

淵明道：「這麼問表示你也買股。我說說自己罷！我在香港賺錢，便把錢留在香港；在臺灣賺錢，便把錢留在臺灣，請人管理和投資，說來也是一段辛酸史。被人騙不說，亞洲金融風暴以後，香港恆指暴跌至一萬一千多點。我趁機把全副身家兩佰萬元投入，然後去大陸講學。待我遊學回港，恆指跌至六千多點，我的二、三線股更像打了一場淝水之戰，二百萬大軍只剩下二十萬，以為經紀少報了一個零，其中一個備兌認股證十月到期，由每股一元降至每股一分還沒人肯買。我為這件事耿耿於懷，校稿時忍不住跟小典談起，因此跟她成了莫逆之交。她的內心世界只我一人洞悉。」

子青道：「小典，我們剛才起過誓，妳一定要爆些「股密」！」

說完向她敬酒，三人跟進。陳直為大家倒滿，說：

「你們起了甚麼誓？」

石壺詳告，陳直說：

「難怪進門時我覺得小典哭過，以為誰欺負了她。」

略停，又說：

「先起誓不夠朋友，來，來同我補誓。」

他右手跟四人勾指，左手跟四人乾杯。正是：

千年漸殘，酒意漸濃。

小典道：「淵明告訴我他在南京受騙，又在股場失意。我說他的錢像在硬座車上被扒，只大痛了一會兒。我的痛卻像凌遲，是一刀一刀切出來的。九七股市上揚之際，我家在浪潮裏入股，媽媽猶豫，我向她保證一定賺。我專買備兌認股證，預備用小錢釣大錢。漲潮時我跟着浪上了最高峰而不自知。上班時我偷偷地在網上看股票，欣賞曲線升空的姿勢。同事們頻頻去洗手間開機進貨，真個是股氣股笑彌漫，看到車號、房號、日號或頁號都會想到股號，一切平日所學的股理全被拋去腦後，再不聽人說止蝕、止賺，更沒人去查公司的資產和營業狀況。」

她喝了一口汽水，繼續說：

「後來股市下跌。高時不賣，低時更不願賣，只頻頻加碼溝股。同事們口裏說跌到嘔，心裏卻在等股市反彈。跟着辦公室逐漸安靜，終至鴉雀無聲，再沒人去洗手間炒賣股票，真正地體會到哀莫大於心死。一個「股覺」醒來，幾十萬已去，感受上像「眾股叛離」，比少女失身、失友還傷心，不知自己為甚麼那麼愚蠢地戀愛上這些敗家股。以前我保證母親一定賺，現在相當於向她借了高利貸。痛定思痛以後，我開始加班，經常做到深夜，丈夫問我為甚麼這麼搏，我不敢實說。做了一年多，我把媽媽的錢連本帶利還了給她。我是想清楚才做的。如果我把實情告訴她，她必會受刺激，醫藥費也要這麼多。至於我的損失，我越想越不甘心，決定繼續加班，把失去的全部賺回來。我不偷不搶，憑自己的能力承擔，絕對不學啟文，利用女子行騙。我意識到追捧股票和追捧男朋友的心態有別。男朋友離去，我恨死他；股票下跌，我相信它會反彈，甚至想它跌多些再補倉，來一個先小失後大得。我要感謝淵明，他自責貪心，向我吐露了心聲，沒這個緣，說不定已逼出股病。」

陳直忽然拍桌子，說：

「妳說出了我得八號股病時的感覺，來，我敬妳一杯。」

三人跟上，石壺說：

「這麼說，今天你請客是當仁不讓了。」

子青道：「小典，恕我多疑：聽說妳上養母親，下養女兒，又買了居屋，哪來這麼多錢買股票？」

小典說：「本來沒那麼多錢炒股，話說九七大限醞釀了十幾年，許多機關都制定了退休金可以先拿的辦法。我見股市暴漲，想到退休金……」

陳直打岔道：

「怎麼能讓退休金冷凍？來，小典，喝酒，喝酒，先消股愁再過千禧年。」

五人碰杯，一飲而盡。

陳直道：「小典，妳不能只喝可樂，至少要飲葡萄酒。」

酒後談《遊子情》，子青道：

「今日一夕談，正好做跋。」

淵明道：「今夜談叫千禧年，跋等我回石橋後再寫。」

小典說：「《遊子情》有些重複。」

石壺道：「宗教講的是人的希望，重複些無妨；。耶經的四福音也有不少重複。」

小典說：「還有不少遺漏。」

石壺道：「你倒提醒了我，結義後不久，我們開始尋找宗教及哲學的基本元素，似乎有頭無尾。」

淵明道：「在副園談天時我便說過，尋找遺傳基因更根本，曾在《遊子情》裏幾次借題發揮。人形成團體，大至建城為國，像古細菌形成細胞般有了膜，並藉分裂和突變演化，都是為了生存，分別在人有意識，對團體有超越生存的要求，因而團體會不自然地擴大、分裂或消失；又因有語言和文字，個體意識及由它生出來的結果得以傳播，形成群體文化。只是這意識是自主的？概然的？或早已暗藏在遺傳裏？如果是後者，與其尋找宗教和哲學的基本元素，不如把DNA、RNA和蛋白質的信息寫在計算機裏，在那兒自我娛樂，模擬出各種有意識的生命及相應的宗教和哲學。每個生物的故事都是一本書，可以追溯至四十億年前，我們是唯一想讀懂自己的生物，如不滿意，像《遊子情》般修改便是了。模擬中可能會找到更根本的原因，用來解釋雙螺旋結構、氨基酸編碼、等等又等等的遺傳現象。當然古境難造，追尋原因不易，原因前有原因，原因或有規律，或是隨機過程，只因我們生命短暫，才以為規律不變，去追求最基本的原因和元素，什麼因呀緣呀，甚麼真呀美呀善呀。我認為宇宙像團體和細胞般不只一個，隨着制約及概率變，不能自持時便消失、分裂或爆炸。物的惰性和生物的本能都來自長期的制約，用來保護自己，世界根本的元素可簡化為一，它就是那個含着「變」的混沌之「初」、宗教裏的「上帝」和方塊字裏的「道」，都只是一個「字」，我們對它的解釋有偏，需要不斷的修改。所以老子說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所以唸四書、五經沒錯，只不該當它是常道；掃黃也沒錯，只不該拼命掃，掃到絕了後代！」

他恢復了十三年前說削足適履、削臀適褲、削乳適罩時的狂態。陳直大笑道：

「離題了，離題了，但我喜歡你說的最後一句，給回舞記一些兒尊嚴！」

石壺道：「這麼說淵明遺漏哲學和宗教的基本元素是故意的，上次校對時我也故意地刪了關於家、婚、國的二、三十萬字。」

淵明說：「我也刪了關於秩序、糾纏和權力的十幾萬字，只剩下幾處，使人看來不覺中斷⑫。」

小典說：「我不小心刪了近十萬字，在請淵明重寫。不知重寫時會不會提到石壺和子青的家庭和事業？」

子青道：「萬萬不可，在I大畢業後，石壺、淵明和我決定：我們的關係永遠停駐在副園時代。」

淵明道：「是啊，理想必須跟現實保持距離。所以我不得不離開一些女生：為入外籍，妍芳的丈夫在香港做「太空人」⑬，十幾年前她來加拿大生了兩個孩子，但我決定不見她，安排她在我父母家待產；慧明畢業後我們沒再見面；黃雁來加拿大念研究院……」

石壺打岔道：

「我記得這些被刪的文字，你再說下去，豈不把它們拉回來了？長期增刪和修改，是《遊子情》的特色，看完，禁不住想起《三國演義》的開卷詞：

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。

是非成敗轉頭空；

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

白髮漁樵江渚上，慣看秋月春風。

一壺濁酒喜相逢；

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談中。」

淵明想到過去多少事，禁不住淚下，說：

「我感謝所有折磨我的人，沒他們，我寫不出《遊子情》。」

小典道：「向前看吧，為人重在良心，我要盡力照顧母親和女兒。淵明，你一定要幫我女兒。」

「我們早已答應你。陳勵說是我同學搞出的亂子，弄到四千人爭兩百個位子。家長想孩子得諾獎，官賈想藉註冊校名發財，為甚麼大家不想何校長的風範早已隨人去了！」

小典說：「我要教兒女跟着何校長的精神前進，寄希望於下一代。」

石壺、淵明和子青異口同聲說：

「也只能寄希望於下一代了。」

陳直說：「寄望十幾代了，別再寄望了，讓我們開電視，看煙花！」

【評註】
1 春嶷、文月、李麗、梅芳、妍芳、碧珠、黃倩、包紅、慧明、黃雁、亞冰、張雋、明明、琦琦和秋香去了哪？
2 評評：好一似食盡鳥投林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凈！

3 評評：語出《紅樓夢》第五回《飛鳥各投林》。

4 褚蘭、華英、君秋、志人和沈瑄去了哪？

5 評評：正是

說到辛酸處，荒唐愈可悲。

由來同一夢，休笑世人癡！

6 評評：語出《紅樓夢》第一百二十回最後一句，……用來回應第一回的：

滿紙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淚。

都云作者癡，誰解其中味？

7 評評：前詩論緣起，後詩論緣終；前後遙相呼應，一如一回及一一六回：

假作真時真亦假，無為有處有還無。

假去真來真勝假，無原有是有非原。

8 意志強時心不隨身衰。

9 堅持向美向真向善均屬不自然。

10 此誓像在特大起，只嘆時光流逝，青顏暗褪，不知小典能否接棒？

11 批書人淚下。

12 原稿記爭南京房、地時，淵明把地契交給弟婦，說：「你們怎樣爭我都沒意見，只不要壞了父母一生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名節……」，正是：遊子在異鄉，宅門也難保。

13 移民潮時代，大批的香港婦女去國外居住，履行移民任務，留在香港的丈夫叫「太空人」，太太不在身邊之意。

